编译汤朴威廉选集序
负责选择本集成材料之编委会于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间聚议时，诸学者一致通过编译汤朴威廉作品为一专册，并同意约请劳理博士（Dr. Charles Lowry）负责编选材料。劳博士为美国马利兰州圣公会牧师，对汤朴生平及学说研究有素，其有关汤朴之作品散见各著名宗教刊物。
本选集初稿（除第一章为许碧端女士所译，第二十及廿一章为许牧世先生所撰外）为谢秉德先生所译。全稿经本编译所诸编辑对照原文，修改甚多，故文责须由本所负之。本集导论为许牧世先生所撰，书末附录为赵世泽博士所整理者。
 编辑主任章文新序于美国  一九五四年五月
编  例
凡经本书直接引用之参考书，均以亚拉伯数字依序编号，文中征引时只以括弧内数字指明出处，例如：（76：8）——即指汤朴威廉著：自然、人类、与上帝，第八面；（41：I.259——261）——即指陆宰著：小宇宙，卷一，第二五九面至二六一面。
柏拉图及亚理斯多德的作品均用贝克（Bekker）希腊文原本的分段法指出，例如：（52：477A）——即指柏拉图著：共和国，第四七七面甲栏；（3：1087a 10——25）——即指亚理斯多德著：玄学，第一○八七面，甲栏，第十行至第二十五行。各国译本多半依照贝克分段法编排。
汤朴威廉选集导论
许牧世
汤朴威廉（William Temple）为英国第九十八任坎特布雷大主教（1942——1944），生于一八八一年，死于一九四四年。在宗教哲学史上，汤朴威廉的名字无疑地将与历代的许多宗教哲学大师同其不朽。在领导教会的实际工作方面，他对世界基督教合一运动的贡献特大，为世界信礼大会主要领袖，大会的整个工作方针大部分是他所策划的。他始终有一个信念，即教会必须合一，亦必能合一。对于基督教与社会改造问题，他亦提出了明确具体的主张。
汤朴威廉的父亲汤朴腓勒德力亦曾任坎特布雷大主教职（1896——1902），在英国历史上父子先后任坎特布雷大主教的事并无前例。腓勒德力为十九世纪后期杰出的宗教领袖之一，其神学及哲学思想在当代思想界有崇高地位。威廉幼年时代的教育得力于乃父者至大，父子关系之密切，从以后发表的信件中可以看出。
威廉自幼爱读哲学书籍，十五岁开始研究柏拉图哲学，十七岁开始读路克惹丢（Lucretius），康德（Kant），及哥尔利之（Coleridge）诸家著作，这一时期他常与父亲通信讨论哲学问题，比较康德及哥尔利之思想。在某次父亲给他的信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你比康德已更深入一步了，试找出你和他的不同点，然后告诉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又在另外的一封信中说：“你觉得柏拉图从上帝得到的启发和以色列人所得到的相同，这一点我很同意。”足见父子对哲学问题同感兴趣，亦同样无顾忌地提出新的见解。腓勒德力对儿子在学问上的钻研除了不断地鼓励及指导外，有时亦加警告。他曾对威廉说：“你对各种学问的钻研若非持守小心谨慎的态度，恐怕将贬低了你对上帝的观念。”
和他父亲一样，威廉从洛基维公学转入牛津的波里奥学院，在该院毕业后即被任为牛津皇后学院哲学讲师，那时候他才二十岁，在校中每作哲学问题演讲，极能吸引听众。一九一○年汤朴威廉离开牛津，任雷普敦校长，以后又转任圣詹姆士堂及威斯敏士特牧职。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声誉卓著的作家，思想家，及宣教士。一九二二年汤朴威廉四十岁时，受任为孟撤斯特主教。以后又调任约克郡主教，一九四二年始继任为坎特布雷大主教，成为全英教会实际上的最高领袖。
汤朴未出任教会牧职之前曾在牛津十年（四年当学生，六年当讲师），这段期间他曾受严格的哲学训练；他以后的作品总是充满着浓厚的哲学意味。研究汤朴学说的学者多同意他的思想受三个人影响最深，这三个人即约翰福音作者，柏拉图，及近代诗人白朗宁（Browning）。若从纯哲学方面说，黑格尔对他的影响亦极重大。他的哲学方法极接近从黑格尔观念论演变出来的辩证唯物论。他认为单独地应用演绎法或单独地应用归纳法都不可靠。演绎法的困难在于大前提（即一般的通则）之不易建立，而归纳法的困难在于固定根据（即多数个别事件）之不可得，无法去归纳结论。他的方法乃是：“继续不断地寻求一般通则，承认它们为结论，或接受它们的定义为定论，但当对个别事件有了新的理解之后，即须以之作为更变通则的根据。”又说：“让一般的通则不断地帮助我们去理解各别情形，而对每一个别事件的更深理解，又可影响到通则的修正。”这是从“单一”到“众多”，然后从“众多”再回到“单一”，不断地往还伸缩的辩证方法。在论哲学的性质与方法一文中（见本集第一章），他明白地说：“哲学的目的在理解各个别事实，并观察那使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统一原则，哲学并不以基本的原则为根据，亦不以它为目标，而是容许个别的和一般的，差异的和统一的，部分的和全体的，在心智的营造中互相影响着，直到所有的事实都清楚地交织在一个系统上。”他同意柏拉图的说法，认为所谓辩证论者就是那能够“观察事物的联系的人。”
关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汤朴亦有卓越见解（详本集第三章）。他承认宗教与科学之间不断地存在着紧张的关系，但认为这种紧张关系非但必要，且对双方面都有裨益。至于双方面关系之所以紧张，主要原因在于“宗教所最先确信的，正是科学的最后问题。”宗教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的目的及意志作为宇宙万有的根据；它在信仰中追求真理，目的在崇拜，它绝不怀疑所崇拜的对象。科学则不然。科学的目的为了解现象，在未明上帝存在问题之前，它不愿，亦无法进入宗教活动中去体验宗教，因此，它就不能对宗教的真实性作最后的判断。它往往要等到对某些事物不知如何解释的时候，才愿意想到上帝。另一主要原因乃宗教往往肯定了一些属于科学特殊范围内的问题，忽视科学在它范围内从事探讨的方法，这种态度很引起科学的反感；而科学的错误在于固执地认为凡它所不曾或不能考虑的问题，即不存在，而它的方法，乃是惟一的方法。诚然，科学的公式能够解释许多物理范畴内的现象；但若一个科学家在音乐上特别喜爱贝多芬的作品，他却无法以科学公式证明贝多芬的作品一定较萧邦或门得勒荪的作品为优。同样，科学的公式亦无法证明某一派的绘画比另外一派的更能表现人的情感。一个聪明的科学家决不仅仅按照一般所承认的科学公式去选择爱侣，或按照科学方法来对他的儿女表示情爱。
据上所述，汤朴认为宗教与科学的紧张关系殊难完全消除，但是这种紧张关系不必是有害的，因为它说明了彼此承认对方地位的重要性。廿世纪以来科学已渐知尊重心灵的活动及其创作能力，并逐渐放弃以物理范畴来解释心灵活动的企图。到了科学能够承认人类的宗教经验为一桩事实，即令这事实不是它的公式和方法所能解释的，亦愿承认那是事实时，科学就更能安于它自己的范围之内。
汤朴以“过程”（Process）一词解释宇宙，在这过程当中，组成世界的有四个阶层：最低层的为物质，以上为生命，再上为心智，最高一层为灵性。生命之出现是以物质为根据，正如心智之出现以生命为根据一般，而灵性亦藉心智以表现它的最高层的联系及统一的功能。较高的一层虽以较低的一层为活动的根据，但若没有较高的一层，那较低的一层即毫无意义。
关于整个世界历史的意义，汤朴认为必须追溯到那最高的创造心智——一位有目的及意志的造化主宰——的作为，始能得到满意的解答。他曾以简单比喻说明这一道理：当我们欣赏一幅动人的名画时，若问为什么会有这一幅画，就得追溯到一位画家的心智，他的目的及意志，始能得到满意的解答。世界和创造世界的主宰之间的关系，正是如此。宗教所追求的就是人的心智如何领会神的心智，人的目的及意志如何可以与神的目的及意志相一致，从而发生密切的联系，实现灵与灵之间的相通。
在宗教里面，人的最高本分为崇拜与顺服，因为人和神的关系是被造者和创造者的关系，只有在崇拜和顺服当中人始能与神有了灵性上的通往。人对神的认识和他对其他事物的认识绝不相同，因为神是具有“位格”的，人必须先与神有了灵性上的通往，始能对神有所认识。
关于基督的位格，神格及人性这一问题，汤朴认为历代神学家的解释都是不完全的，因为各种解释难免都受不同时代对神的不同观念所影响（详见本集第十四章）。因此，教会的首要任务乃在宣扬“道成肉身”这一件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根据汤朴的解释，全部历史过程必须以道成肉身这一事实作为中心，始能找出各部分的联系及意义。他引证保罗在歌罗西及以弗所二书所说的话：“万有靠基督而立”，“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参阅西一17；弗一10）。
一般承认汤朴一生对教会合一运动所贡献的，比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教会领袖都大。他自己说过，一九一○年当他廿九岁时，他参加了在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士会议，会中看见从各国各地前来参加会议的教会代表共聚一堂，互相交换经验，心中极受感动，自是以后他对教会合一运动的理论及实际下了很大工夫，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还是普世基督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筹备会的主席。
在论教会一文（见本集第十四章）中他说：教会是“基督所建立来传播及施行祂的拯救工作的团体”，是基督“无瑕疵的配偶”。因此“教会只有一个，也只能有一个；不管教会的组织形式有多少种，不管它们解释基督的准确性有多大差别，可是因为它们都和基督结联，所以教会只有一个。”可惜地上的教会从未曾真正达到了“基督无瑕疵配偶”的地位，因为“人类的心从不曾完全为圣灵所占有。”组成教会的分子同时也是组成社会的分子，社会既然充满缺点，未能符合基督的标准，教会当然也还未能达于完全的地步。但地上教会并不是教会的全部。那完全的教会是“一切基督所选召来和祂结合的人的团契”，这团契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死亦不能使它的分子分离；它以基督为惟一的元首。
汤朴认为地上教会之所以分裂，其原因在于人的固执和自私。每一宗派都以为自己已得到了真理的全部，也惟有自己所经验的，才算是真的和可靠的经验。这种分裂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第一，削弱了教会的见证。由于分裂，“教会既不能适当地事奉上帝，亦不能有效地服务人群——，不能成为人类社会各种分裂的补救。”第二，由于分裂，“每一宗派都丧失了某些灵性上的宝藏，没有一派能代表那完整的真理，因此，基督的完整真理从来不曾昭示于世界。”他认为这种现象是一切爱主的人所不应忍受的。
汤朴的理想教会就是一个完整的，“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的教会（见本集第十八章）。他引证保罗在加拉太书和歌罗西书的话，说明理想的教会应该是：“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没有种族国界之分；“不分化外人，西古提人”——没有文化背境之分；“不分自主的，为奴的”——没有社会阶级之分；“不分男的或女的”——没有性别歧视或成见。而替代这一切分裂的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样的教会才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
灵修方面，汤朴的重要著作有一九三九年出版的读约翰福音札记（Readings in St. John’s Gospel）。对于社会及政治问题，他亦时常发表议论。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基督教与社会秩序（Christianity and Social Order）一书中，他提出了对社会问题的具体意见，认为基督教的原则为指导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原则，基督徒应当关心社会问题，如同他们之关心个人灵魂一样，对于社会上一切不公平现象，尤须努力纠正。
本选集材料计分为四部，包括汤朴关于哲学及宗教问题的重要作品。第一部除第一章选自创造性的心智（Mens Creatrix）一书外，自第二至十二章均选自自然，人类与上帝（Nature, Man and God, 1935）。此书为汤朴于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应季富得讲座约请在格拉斯哥大学发表的讲稿，可说是作者生平最重要的著述，亦即本选集的骨干。第二部第十三，十四，十六诸章及第三部第十八章选自真理基督（Christ the Truth, 1924）一书；第十五及十七章选自基督中心论（Centrality of Christ, 1936）一书；第三部第十九章选自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Christian Faith and Life, 1931）一书；第二十章选自牛津学人言论集（Foundations, 1912）；第廿一章为作者于一九三七年第二届世界信礼大会所发表开幕词的讲稿，选自信礼（Faith and Order, 1937）一书；第四部第廿二章亦选自自然，人类与上帝一书者。前述读约翰福音札记及基督教与社会秩序二书已有中文译本，前者于一九四六年，后者于一九四九年由张伯怀先生译出，故未收入于本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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